
赵佩蓉/文

那日驱车往黄岩沙埠镇，是听闻那里有
全国唯一以青瓷冠名的村庄，八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分布着十多处唐宋青瓷遗址。

沙埠窑青瓷遗址，坐落在凤凰山北麓，
霅溪两岸的山坡上。古人云：天有时，地有
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
为良。沙埠一带多山，植被茂密，盛产天然
瓷土，又靠近入海口，在筑窑上具备得天独
厚的条件。据考查，沙埠窑起于唐，盛于北
宋。《简明陶瓷词典》 有载：五代、宋瓷
窑，以青釉为主，有釉色青绿，精者属越窑
系统。沙埠窑处在越窑技术南传时期，有

“雨过天青云破处”之誉的青瓷，漂洋过
海，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熠熠生光的一
笔。

在竹家岭青瓷文化展览中心参观了半
天，我的眼睛是满的。时隔多日，我的眼前
仍不时交替上演着熏炉、执壶、粉盒、碗碟
等青瓷器具。那些素坯勾勒的一枝莲一羽
鹊，不需要注释便呼之欲出。那些灰、蓝釉
出的清净淡远的意境，如同温润的细风，几
乎要把整个江南染上薄薄的一层翠青。那些
春林一般起伏的鹦鹉纹、云龙纹、鸟羽纹，
它们都栖息在青瓷上。

一件赏瓶，在橱窗里，与我亲切对视。
标签上有干净的文字说明：玉壶春。千年积
淀的文采风流，在命名里流光溢彩。那个瓶
子，可真勾人的眼睛：撇口细颈，颈部中央
微微收束。颈部向下过渡为杏圆形的下垂
腹。整个器具，稳重肥润，呈现完美的双 S
曲线。器物与自然人情的交融，也反映在命
名上。良器有泽，豆青色，均匀的釉，和不
远处凤凰山的蓝靛色非常接近，和霅溪水的
天青色也分不出浓淡，清寂中可见生机无
限，虚幻中可闻山涛水声，仿佛是山水之色
交融在一起。温润的釉质，浮起半透明的光
亮，好像沾染了春芽的鲜润，得以触及大自
然初萌的生机。当年的窑工，应该是得了江
南山水的浸润，常年享受葱翠的山色、澄澈
的水光，才对色彩有如此精准的把握吧。

这件玉壶春，从橱窗里捧出来，停在掌
上，与我肌肤相亲。两指轻扣，琅琅清音，
瞬间将我轰炸。生命的最初，它不过是一抔
拙朴的瓷土，经过一双双皲裂的窑工的手，
经历一遍遍练泥修坯，再接受炙热如火的素
烧，成为一件简单的器皿。待所有的热烈炙
烤逐渐冷却，再施釉，再绘制俗丽喜气的花
鸟，才展示出雍容圆润的典雅。从一块土，
到一件器皿，它完成了作为土的生命之旅。
当它作为瓷器精品呈上来，不是生命的结

束，而是延续。我伫立在这件瓷器前，经历
着从视角到心灵的探索之旅，展开对青瓷风
雅的学习之旅。

玉壶买春，赏雨茆屋。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这首调动了嗅觉、视觉、听觉的佳作一

直被后人津津乐道。玉壶，指的就是如玉一
般剔透的青瓷壶。唐人名酒多带春，武陵
春、金陵春、洞庭春，如雷贯耳。诗酒，是
唐人必不可缺的生活内容，更承载了一个时
代的人文情怀。“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
此春酒，以介眉寿。”秋收的稻米，酝酿至
来年春日方熟，便是“春醪”。佳酿甫成，
当游春当雅聚。空间环境，往往赋予器物独
特的气质。无论是烟雨迷蒙还是斜阳挥洒，
无论是海棠依旧还是绿昼浓阴，三两知己，
听过雨，沐过风，翻一卷闲书，一壶在手，
自得清气满怀，方是平生之大慰藉。谦谦君
子，寄情于物，而不拘泥于物。在握的雅
物，指向文人雅士清朗的内在心境。

宋代，是大道至简的时期。“简”是当
时文化与艺术追求的高峰，日常器具也大多
简约。但是，简约并不等同于简单。简单，
一般可以理解成工序的单调和工艺的粗糙。
我眼前的青瓷茶杯，就造型来说，没有任何
的特别之处，恐怕就是一个梅子青色的敞口
杯子。瓷匠意在用有限的元素去表达极致的
复杂，在每一个细小的局部深思熟虑。极简
的色调和蜻蜓点水式的点缀，宣泄出一种气
度和格调，是由内而外的自在，是删繁就简
的返璞归真。反复煅烧的茶杯，释放出青白
透明的色晕，仿佛静止的春水，绿意浅浮，
保持了干净纯洁的生命力。偏偏上面浅淡几
笔写意梅花，寥寥几笔，游线勾出虬枝苍劲
的瘦梅，枝叶交替，花蕊点点，传递出清雅
淡远的意味。大简至美，不仅在于对艺术的
把玩，也关乎诗意生存的维度。“一帘春欲
暮，茶烟细杨落花风”，茶之为饮，不再是
为了提神醒脑，而是文化的象征。临风品
茗，尚有佳景可赏佳句可寻，心可祛尘。而
茶，籍于器。衍生的茶具诠释清简的东方美
学。推杯换盏的默契，莫逆于心的情谊，都
需要借助茶器的“推波助澜”。好茶入口，
齿颊留香。握在手上的青瓷，映照着天光云
影，舒展着花鸟虫鱼，谁说饮的不是山水意
境呢！

物尽其用。竹家岭青瓷倡导的当然不仅
仅是阳春白雪的鉴赏美学，还强调审美和实
用的统一，把形态美融合到日常生活的肌理
中，让更多的人去触摸去使用。风雅
演变成生活的日常。青黄色的执
壶、玲珑的碗盏，与人亲和，
可随意出入平常百姓家。

青瓷
是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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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武/文

平凡的生活中，总会有些看似简简单单的小事，在不
经意间触动你的内心，带给你感动和温暖。

我天天忙于工作，平时很少陪伴家人去逛街。4月的
一个周末，我陪着妻子去逛街。进超市、逛商场，一路
走，一路看。在经过泽国镇幸福路的一个没有红绿灯，只
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时，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确定安
全后，才与妻子一道抬起脚踏上斑马线。行走到路中间
时，我突然发现右边街头有一辆小车快速朝斑马线驶来。
我心里一惊，脚步加速快走起来。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
的，小车并没有快速从我身旁驶过，而是减速后缓缓地停
在离斑马线几米远的地方。对方没有鸣喇叭催促，只是静
静地、耐心地等待着。

我看了看司机，是个戴着眼镜，约有三十岁的男师
傅，正微笑着朝我挥挥手，示意我继续向前走。那一瞬
间，我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在这人间四月天，春风柔柔
的日子里，他挥挥手的样子和那一抹微笑，是暖，是一股
快乐的源泉，如春天的花香一样沁人心脾。有感于小车司
机心中装着“安全”停车礼让，让我得以在斑马线上安全
通过，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朝他竖起了大拇指。等我安
全通过斑马线，站在街边时，这位陌生司机才发动他的小
车缓缓地驶向街的另一头，消失在远处。

这一幕虽平常，却让我很是感动。瞬间的温情和爱
心，细微得像一个脚印，一滴水。其实，生活中这样普通的
瞬间常在，我们往往熟视无睹。但有的时候，一滴水，就是
一片海；一个脚印，就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一条
街，一个快乐的周末，一次平平常常过斑马线的经历，一个
难忘的“礼让”场景，对我来说，串联成了这个四月里动人
的一幕……

都说斑马线是生命的“安全线”，是城市的“文明线”。
斑马线前的让一让，既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对法律的践行
与恪守，也是传递爱心与温暖的文明之举。不管是行人还是
车辆，文明出行，给别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小小的一个
举动，蕴含着大大的正能量。就如这次“礼让”，令人感
动，犹如一丝清爽的空气，猛地钻进我逛街的记忆里。过后
想起，依然能暖透心扉。

谢谢你，陌生的小车司机。

斑马线上的温暖瞬间

章柠檬/文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大家基本都听过吧。直到结婚快 20年
了，我才猛烈醒悟，这话说反了，爱情才是婚姻的坟墓，要想婚姻走得
久，爱情坚决不可留。

想当年，我也是个爱情至上的人。爱情多好玩呀，电光石火，荷尔蒙
飙升，腻腻歪歪还惊喜不断，爱到世界末日，爱到天荒地老。爱得如漆似
胶时问，“你爱我吗”；吵得声嘶力竭时也问，“你爱我吗”；快乐分手了还
问，“你爱我吗”。连回答“喜欢”都不行，必须是“爱”！

此类行为，现在想来蠢极了，可对于长了恋爱脑的女人来说，简直对
极了——“爱不爱”这个问题都不能明确，你以后还能把什么事扯明白。
同理，蠢女人一样固执地认为，有了爱情，宇宙的事都能解决。

谁料婚姻是高开低走的。初期，男人还能陪你演演戏，“爱呀，怎么
不爱，你是我亲太太，是我孩子的官方指定生产商呀！”女人又乐滋滋地
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了。再过几年，泛滥的母爱让恋爱脑的症状减轻了不
少。但在深夜被娃的啼哭吵醒后，在精疲力竭地喂奶、换尿布后，女人又
突然想对熟睡中的男人问个问题：“你爱我吗？”当然，男人有时会记住正
确答案，有时也会答偏了：“爱什么爱呀，不都在一起了吗？”有时还会答
错：“聊这个干吗，赶紧睡觉！”女人委屈得不行，但又指不出男人到底错
在哪里了。

后来，女人忙得连自己都忘了有爱情这档事，能让男人多冲几次奶
粉、多干点家务事比说100个“爱你”更顶用。再后来，在一个安静的午
后，男人翻看着以前女人乖巧甜美的照片，弱弱地问道：“你还爱我吗？”

“啊？”女人蓬头垢脸地仰起头，“你哪里不舒服吗？”
从此，日子算是过成了严格的课程表，我们都是好学生。你做饭来我

洗衣，你带娃来我拖地；我出去逛街你别跟着，你出去喝酒我不废话；不
到交流时间别交流，各自修行各自进步。

咱们可千万别扯爱情这玩意了，不仅无聊死了，还特别伤感情。我要
冷不丁问他：“你还爱我吗？”恐怕得把他吓一跳，他会认为我的体检报告
出问题了。他要一本正经地跟我探讨爱情，说实话，我会第一时间怀疑他
外面有人了，一定是哪个小姑娘把他教坏了。若我们同时想聊聊爱情，那
就整得有点严肃了，估计这婚姻哪里开裂了，需要从头算账了。

不谈爱情，我们倒友好多了，且婚姻关系牢不可破。家里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和谐有序，岁月静好。他若偶尔帮我取个快件，我都有点不好
意思：“太热心了，下次我也帮你取。”我要心血来潮给他捣鼓了一个榴莲
千层，他也跟我客气上了：“太周到了，回头我请你吃个饭吧。”想当初，
为“爱不爱”吵啊闹啊，不就是在争取“你要为我做什么”吗？现如今，
咱心照不宣地把家里这点事全安排明白了，细到谁负责削水果、谁倒垃
圾，细到每天聊天不少于10分钟，每次吵架不超过20分钟，离家30公里外
及时报备……咱都忙去吧，谈爱情，太费劲了。

谈也可以，就怕谈着谈着，发现咱俩根本就没爱情这回事，或许曾经
有过，但早就融化在琐碎的家的日常中了。

所以，别让“爱情”这可有可无的东西埋葬了婚姻，咱都混得那么熟了，
有事您尽管说话，该出力出力，该出钱出钱，提爱情，那多不好意思呀。

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郑涵予/文

每次去老家，总能带给我不一
样的感受。

矮矮小小的老屋，窄窄小小的
窗子，还有两个小小的老人。窗子
是暗褐的老式雕花推窗，窗边靠着
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阿公垫着棉
垫子靠在椅背上，正好晒得到太
阳。暖烘烘的阳光热热闹闹地从窗
边上透过来，洒在深色的水泥地板
上，一整片蒸腾的金黄色颗粒，好
像从空气微尘里浮起一整个暖融融
的沸腾的春天。

微雨燕双飞的时节，阿婆戴着
老花镜眯着眼睛打毛衣，橙黄的毛
线绕着绕着蜿蜒到旁边的矮几上，
几束日光也就顺着悄悄溜过去，在
毛线翘起的边缝里藏着，在橙黄的
相似颜色里躲着，却泄漏了几丝软
和的光芒。于是阿婆坐了一小会儿
就又忙活起来，从屋里抱出一条薄
毯子轻轻地盖在阿公身上。阿公晃
一晃身子又眯一眯眼睛说些什么，
不久，又浅眠回去了。阿婆看看
他，又看看太阳，阳光照在空气
里，浮起亮亮的金色，照得他俩的
头发也是金色的，屋子里懒洋洋暖
乎乎的，使人愿意一直沉浸在这片
金色的光里。

春天的声音逐渐吵嚷了起来，
慢吞吞的温暖融在青色的雾气里，
太阳变得灿金且热烈。

阿婆晒得热，搬回屋里去了。
一会儿，她好像不放心般抬起头，
唤阿公一声。阿公应一声，休息
了。不一会儿，阿婆又唤一声。

我在一旁，不说话。阿公靠在
藤椅上，也不说话。

阿公不应，阿婆便急，迈着碎
碎的步子走到跟前，拉拉帘子，又
探一探光。一看，阿公睡着了呢。

阿婆替阿公拉一拉被子，又把
他搁在外边的手放回毯子里，忿忿
地笑骂：“你个老头子，喊你了也不
应。”

她坐回屋里，拿上针线。又一
会儿，阿婆抬头喊声：“老头子！”

阿公睡得好好的呢。
忙碌而冗杂的琐事包围着生活

的边缘，常让我来不及看一看这间
小小的老屋里的阳光，这些热热闹
闹的金色喻示着一种碎隙般的沉
静，一种老旧灰暗的却又沉淀于时
间的陪伴。粗茶淡饭有什么要紧？
年华老去有什么要紧？你在，就心
安。

他们感受着春天的植物在慢慢
地抽芽，到了有雨水的时节，它们
膨出极富生命力的白色小花，那意
味着天气马上就要暖和起来了；不
知从哪里飞来的蒲公英开得东倒西
歪，也不知会飞到哪里去。过几天
会下场雨，带来流淌的潮湿水汽，
空气里弥漫开泥土的独特芬芳。

阿婆不知道古诗，不懂咬文嚼
字，她只是说“读书好，专心学
习，努力工作”，就像我每天只知道
奔忙在灰色的楼房间，不知道老家
这边，开得乱七八糟的蒲公英小花
在田野里遍地都是，厚重的土地和
富余的阳光带来生生不息的希望和
温暖。我看到老屋外的光从窗缝隙
里透进来，屋里金黄的毛线织就一
团毛茸茸的颜色，网住了阿婆呼唤
的声音，也网住了鲜活热闹的生活。

热烈的温暖溢出生活的边缘，
陈旧的时间酿出醇香厚重的气
味，光穿过窄缝，春日带着湿润
水汽的风连接起田野山林
间蔓延的绿意，一个崭新
的热烈的春天正降临江南
的人间。

光

春天短章（组诗）

●赵文斌

春雨

夏雨，狂轰滥炸，不讲节制
秋雨，萧萧条条，翻篇归零
冬雨，像追杀令，一剑封喉
唯独春雨，像老母亲
将密密匝匝的爱
一针一线
缝入心底

春来草木长

锄草工穿着早春的警戒色，她们
匍匐在草地，缓缓前移。这样绿着
便于她们彼此辨认
便于花草快速从同类中分拣出她们

白玉兰

想何时落就何时落
落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它们从不摆拍

温岭之春

九龙湖畔，石夫人下
密茸茸的山樱花争相绽放
喝下春之酒
吟响春之诗
假如你破译了所有花语
她们便都是你的亲人

线上故乡

线上真好，可以找到许多往事
可以一键点开春天的记忆
千万条路径，我选择最近一条
那里有故乡，那里有
斜风、细雨、河塘、蛙声
那里有我白发婆娑的妈妈
想念她们了，我就用颤抖的手指
一遍遍轻轻呼唤

开往春天的动车

像水滴般骄艳的紫荆花
满头蓬松的海棠花
还有红花、黄花等各种檵木
万物乘上驶往春天的动车
皆有一技之长
轮到我，竟无票可售
嗯——还得继续修炼
埋首人间
洗去凡尘

乌龙岙抒怀

溪流淙淙淙，春风
正骑上脱缰的马匹
岩缝里不断渗出泉水。一滴一滴
像眼药水医治我的眼疾
不宜在电脑前久坐啊
眼睛充血肿胀数日
周末。拆除围墙
就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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